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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有关“日常生活审美化”的学术辩论，最早在 2000 年就已开始，陶东风、鲁枢元、金元浦、王德胜、朱国华等学者

参加了讨论，至今依然是个活跃的论题，但多集中在“文艺学的边界”以及“泛审美化”美学领域，较少涉及到新

媒介对艺术发展的影响。

摘要: 麦克卢汉关于“媒介是人的延伸”的论述强调了媒介对人的感觉接受感官的延伸，却并未强

调媒介对人的表现器官的延伸。新媒介艺术的兴起，使艺术变得“无所不在”，并且做到了跨越时空的

“超距离传送”。艺术原先是生活中的标出项，现在却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和正常的“非标出项”。

艺术的这一变革使原先的艺术原理不得不面临挑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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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电子媒介时代，人类文化形态发生了巨

变，艺术也无法例外。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是，

由于新媒介对社会生活无微不至的渗透，艺术变

得“无所不在”。本来艺术是生活中的标出项，

一般只出现于特殊场合( 节庆、仪式、音乐厅、舞

台、美术馆、博物馆等) 中，现在却成了日常生活

的一部分，成为了正常的“非标出项”。如此引

发的社会文化效应，不只是“日常生活审美化”①

“艺术实用化”等理论所能解释的。它造成我们

文化的巨变，而且影响到人类文化未来的发展。

它也使艺术理论发生了重大变异，原有的一系列

艺术理论或原理不得不面临挑战。

一、“无所不在的艺术”

艺术在我们当今的生活中几乎是“无所不

在”的。例如，音乐，美国福特汉姆大学媒介与传

播 学 教 授 安 娜 比 德 · 卡 沙 比 安 ( Anabid

Kassabian) 在研究当代音乐时指出，随着文化和

媒介技术的发展，音乐已经进入一种新的形态，

音乐的欣赏模式与人的生活逐步融合，音乐实际

上变 成 了“无 处 不 在 的 聆 听”( Ubiquitous

Listening) ［1］。不同于传统时代欣赏音乐时的时

空限制，当代人可以在任何时间、任何空间接触

到音乐，演唱会现场、咖啡馆、商场、地铁、社区林

荫道都可以成为欣赏音乐的场域。在美术领域，

家居装饰、酒吧装潢、宾馆设计、时装、产品包装、

公共空间装饰等，都变成了实用的艺术符号。

在文学领域，文学已经不再是固守语言文字

的艺术，尤其是网络文学出现后，文学中的媒介

艺术性特征极大凸显。传统文学已经走向“数字

文学”［2］和“超文本”，甚至超越了超文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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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表演艺术方面，由于“舞台”可以随性而

置，因此表演也同样变得无所不在。例如，最近

有报道称，美国 BANDALOOP 高空舞蹈团的几位

演员来到中国，利用湖南张家界天门山的悬崖绝

壁展现“垂直舞蹈”的魅力。① 这种将优雅而惊

险的舞姿与自然奇景融合在一起的表演，中国的

多个城市早已经出现。从张艺谋导演打造的以

“印象刘三姐”为代表的山水情境舞台，到最近

的 G20 峰会“最忆是杭州”的晚会，无不显现出

媒介艺术巨大的力量。最近流行的网络媒介个

人直播，更是将表演变成了无需舞台或看不见舞

台的行为艺术。

在普通民众生活层面，健身和舞蹈的界限被

打破，旨在保持健康的健身活动变成了广场舞、

瑜伽舞等。金元浦教授指出: “美不在虚无缥缈

间，美就在女士婀娜的线条中，诗意就在楼盘销

售的广告间，美渗透到衣食住行等社会生活的方

方面面。”［3］

正如卡沙比安所意识到的，现有的音乐定义

限制了音乐研究，无所不在的音乐让聆听变得片

段化、环境化、媒介化，这种新的聆听方式反过来

要求重新定义音乐的边界和含义［4］。同样，其他

艺术也是如此，如果我们依然还囿于传统的“艺

术”定义，就无法很好地解释并面对“无所不在

的艺术”及其发展和趋势。

二、新媒介与逆向的麦克卢汉原理

艺术难以定义，也不可定义。谢尔丹·切尼

曾把艺术理解为“一个被构思的意象或根据某种

媒介构想的概念之表现”［5］。这实际上已经说

明了媒介对艺术创作的影响。在 20 世纪，艺术

最大的变化是新媒介艺术的出现。

新媒介艺术并不是对媒介工具的简单使用

和发展，而是凭借各种电子媒介技术对人的感官

和表现器官进行最大化的延伸。单小曦在分析

当代媒介的含义时，提出了一个新颖的观点———

“媒介即存在之域”。也就是说，媒介并不仅仅

是认识的工具和世界本体，也是存在本身，存在

不能脱离媒介而显现［6］。唐小林更是直接提出

“艺术即媒介”。②

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，麦克卢汉就提出了

“媒介即信息”的观点，认为“媒介是人的延伸

……任何媒介都不外乎人的感觉器官的扩展或

延伸: 文字和印刷媒介是人的视觉能力的延伸，

广播是人的听觉能力的延伸，电视则是视觉、听

觉和触觉能力的综合延伸”［7］。媒介延伸了人

的接受感官( 眼睛、耳朵等) ，进而影响了人的心

灵与社会。为此，他总结出人类历史上三次最具

有革命性的媒介技术革新: 文字的发明使符号信

息可以越过时空保留给后代; 机械印刷的推广使

文字真正进入寻常百姓的社会生活，成为现代化

的催化剂; 以 19 世纪电话、电报发明为象征的电

子时代的到来，使人的感官接受跨越时空，实现

超远距感知。

实际上，在今日的网络传媒时代，麦克卢汉

有关“媒介是人的延伸”的观点似乎已经落后。

他强调的只是媒介对人的接受感官的延伸，今天

“无所不在”的艺术造成了人的表现器官的延

伸。艺术原是通过人的表现器官( 嗓音、表情、身

姿、手指等) 呈现的，新媒介延伸的不只是人的接

受感官，还把人的表现器官延长了，而且跨越时

空做到了“超距离传送”。这样，“媒介是人的延

伸”就获得了方向相反的另一半的意义。应当

说，早在史前时代，人的表现器官就在延伸———

延伸为艺术的工具如乐器、道具与衣饰、画笔与

颜料等。在音乐领域，鼓在最原始的表演中就已

经出现，它作为一种工具媒介参与了声音的传

达。在人类社会的早期，人们借鼓声沟通人和天

地。各种艺术文献中记载的乐器，如《诗经》中

描写到的中国传统的琴、瑟、钟、鼓等乐器，以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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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

百度新闻报道，2016 年 9 月 13 日，美国 BANDALOOP 高空舞蹈团在湖南张家界天门山的悬崖绝壁间展现“垂直舞

蹈”艺术。
唐小林．符号媒介论［J］．符号与传媒，2015( 2) ．



西方传入的钢琴、小提琴等乐器，都可以被视为

是音乐工具媒介的延伸或人声媒介的延伸。

在传统媒体时代，人与人工媒介是不分离

的，也就是说创造者和创造的作品在一起，乐器

作为身体的一部分，和人一起成为发声体( 所有

的乐器依然是通过人的演奏而发声) 。这就是演

奏艺术中为什么把“人器一体”“得心应手”看成

是艺术表演最高境界的原因。

新媒介使艺术符号文本和表演者分离，做到

了超时空传送。当艺术被接受时，艺术家不必在

场———实际上艺术家也很少在场。这造成了艺

术作品的“无所不在”。例如，由于技术的进步，

音乐可以被记录和储存下来，并进行广泛的传

播。最早是唱片的录制技术出现，接着是无线电

广播技术出现，直到当今的互联网线上音乐的

出现。

不仅如此，新媒介使得艺术生产可以让“艺

术家不必在场”。例如，音频影像技术与传统音

乐的分界“分录合成音”( schizophony) 技术出现

后，就可以在不同的场合分别录制声音，再在工

作室的电脑中进行合成。① 这一技术意味着声

音可以由不同媒介发出，而不单单是由人这个发

声源发出。换句话说，我们不需要看到原始的发

声源，却同样可以听到人的声音的存在。

新媒介的这种“声源分离”技术，还让我们

欣赏到很多过去流传下来的各种“标准”( 原初)

音乐，还能保存现有的声音和图像，让过去“稍纵

即逝”的声音变得随时可取、可用。所以，美国女

歌手霍利·威廉斯 ( Holy Williams) 与她早已去

世的祖父汉克·威廉斯( Hank Williams) 合唱了

《耶稣受难记》中的几首插曲，王菲与已故多年

的邓丽君隔空演唱《清平乐》，让观众有很强的

现场感。

在数字艺术时代，人类借助新媒体、新技术，

使视、听、触等多种感官效应集于一体，在虚拟和

符号的世界中实现感情的交流和思想的沟通。

就像曼 诺 维 奇 呼 吁 的 那 样: “在 上 帝 死 了 ( 尼

采) ，启蒙的宏大叙事终结( 利奥塔) 和网络来临

( 蒂姆·伯纳斯·李) 之后，世界向我们呈现出

一个图像、文本和其他数据记录的无限的和解构

的集合。似乎这个世界只适合用数据来模式化，

但同时我们也希望发展一种数码诗学、美学和伦

理道德。”［8］

“无所不在的艺术”似乎让艺术有了平民

性，这实际上是新媒介技术助力的结果。贡布里

希曾在《艺术的故事》中提出这样的观点: “从来

没有存在过以大写字母 A 开头的 Art( 艺术) ，而

只是存在‘艺术家’( artist) 。”［9］不得不承认，当

代数字技术生产出的大量创作软件大大延伸了

人的表现力，并为“人人都是艺术家提供了技术

上的支持”［10］，传统艺术强调的各种创造技巧被

“技术”所代替。比如，作家和计算机合作创作

小说已经不是一件难事，1991 年，一部由计算机

创作的惊险小说《软战争》在美国出版，这部小

说首先由写作电脑勾画出故事情节框架，然后经

作者加工润色。据说，作家把一部小说的情节梗

概以及要求输入计算机，一分钟后计算机就会拟

出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开头供人选择［11］。

新媒介技术的发展，不但延伸了人们的艺术

创作思维和能力，也改变着人们对艺术的认知，

以及欣赏艺术的习惯。比如，听觉文本向视觉符

号文本“图像转向”( Picture Turn) 最典型的例子

是 MTV 或 MV，它们明显用图像描写音乐。例

如，周杰伦的《搁浅》和阿黛尔的《泪在深处》，不

仅用歌讲故事，还用图片阐释歌词。MTV 的设

计师之一罗伯特·皮特曼，称 MTV 为“情绪增强

化”，情绪没有内容，尽管它们既有质也有量; 它

们在特殊体验和意义所处的世界内建构世界的

“基调”“肌质”或“色彩”［12］，这都是新媒介对人

类表现情态的延伸。

2014 年，汪峰用在线音乐直播其鸟巢音乐

会。其后，腾讯视频的“Live Music”、优酷网、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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豆网的“星梦”、乐视音乐的“Live 生活”、“YY 玩

唱会”和“陌陌现场”都纷纷效仿，这让在线音乐

的直播“成为常态”［13］，在家看现场音乐会已经

变得很简单。与此同时，一些应用产品也随着在

线音乐现场的直播而推出，这种在线直播实际上

相当于使观众拥有了一个 LiveHouse。

在线音乐现场直播是互联网音乐产业的重

大成就，它改变了人们传统的欣赏艺术的方式。

人们不需要外出集会、聚会，就可以在任何一个

空间和时间中自由地进行观看和参与。正如欧

阳友权的描述: “互联网打造的艺术作品就是这

样一种虚拟现实的视觉消费品。网络艺术犹如

一种艺术的生物工程，它把一切实在之物拆解为

断片式代码，再用数字化技术将这些代码组合成

表面真实的虚拟物像，然后将其作为实在的代码

来替代物像的真实。”［14］但是，这种“现场音乐

会”恰恰是不在场的，只是网络媒介把时空距离

取消了，让全世界的观众体验了实实在在的在场

感。“设备、技术和工艺占据了我们的生活: 电

话、汽车、录音机、电器……我们的世界基本上变

成了人造世界，实际上对今天的人来说人造的才

是真正自然的。”［15］

演出艺术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允许交流互

动，通俗地说就是现场的“参与感”: 观众可能高

声赞美，也可能尖叫着喝倒彩。录音、录像和电

影取消了这种乐趣，而互联网以及各种“允许互

动”的技术如弹幕、评语、打赏等，从“后门”放进

了一半这样的“现场参与感”。数字媒体艺术除

了虚拟性之外，最大的特点是提供了演出艺术本

有的“交 互 行 为”带 来 的 体 验 美 感 或 愉 悦 感。

“交互性( interactivity) 也是人类包括文学活动在

内的一切交流活动中的普遍特性。”［2］它使观众

从一个被动的观看者变成了主动参与者，通过和

作品进行互动改变了作品的影像、造型甚至意

义。“数字媒体与互联网的结合，使它具有了超

大容量、超越时空、双向传播、高度共享和平等对

话等特征。”［16］

三、“无所不在的艺术”与泛艺术化

“无所不在的艺术”与“泛艺术化”实为同一

问题。不同的是，“无所不在的艺术”是一种中

性描述，而“泛艺术化”则带有批判的意味，因此

也可以 称 为“反 泛 艺 术 化”。泛 艺 术 化 ( pan －

aestheticism) 在国内的通常译名是“泛审美化”。

有学者对此提出异议，因为“泛审美”听起来不

是一种社会现象，而是大众的一种主观态度［17］。

实际上，“反泛艺术化”是重复关于“大众文

化”的争论，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大众文化的实质

是大众受资产阶级宣传机器的愚弄，而伯明翰学

派认为“大众文化”显示了独特的生命力，大众

文化的使用者“有权力亦有能力将商品改造为自

己的文化”［18］。在这个问题上，当年伯明翰学派

的胜利，也预示了今日“反泛艺术化”的文化态

度，这恐怕是艺术理论界又一次重蹈覆辙。

1988 年，英国学者费瑟斯通在新奥尔良的

“大众文化协会大会”上所做的报告《日常生活

审美化》中谈到了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三种含义。

其中第三条含义用了“无所不在”这个词来描述

当今文化中符号和影像的泛化现象。后来，鲍德

里亚将其称为“超艺术”( hyperaesthetic) ，实际上

早在 1958 年，加尔布雷斯在《富裕社会》一书中

就已经 看 到“这 意 味 着 将 出 现 一 个 艺 术 现 实

( aesthetic reality) ，即社会成为一件艺术品”［19］。

不得不承认，当一切社会活动都成为艺术，

艺术的“无所不在性”必然会挤压纯艺术。也不

得不承认，“无所不在的艺术”扩大了艺术品市

场，也难免媚俗和产生审美疲劳。然而，“无所不

在的艺术”在历史上兴起并重新被赋予新的内

涵，至少让我们看到这些“无所不在的艺术”是

如 何 与 社 会 结 构 相 互 作 用 的，就 像 萨 义 德

( Edward Said) 所说，“一个文化体系的文化话语

和文化交流通常并不包含‘真理’，而只是对它

的一种表述”［20］。

四、结语

1997 年，韦尔施曾指出: “艺术化运动过程

最明显地出现于都市空间中，过去几年内，城市

空间中的一切都在整容翻新，购物场所被装点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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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调不凡，时髦又充满生气……差不多每一块铺

路石，所有的门把手，和所有的公共场所，都没有

逃过这场艺术化的大勃兴。‘让生活更美好’是

昨天的格言，今天它变成了‘让生活，购物，交流，

还有睡眠，都更加美好’。”［21］如今，近十年过去

了，互联网和新媒介技术的触角已延伸到全球各

个角落，只要有互联网的地方，就有艺术的存在，

新媒 介 让“无 所 不 在 的 艺 术”在 时 空 上 更 有

可能。

笔者也乐观地相信，时代在前进，人类文化

的前景也会是光明的，或许，我们不必对艺术的

“无所不在”过于悲观，也不必对这个过程中不

可避免的缺点杞人忧天。如果看到人类文化一

再重复的一个规律: 积风而雅，积雅而颂，犹积卑

而高，或许我们可以想象，新媒介也许亦可以让

人类文化进入一个新的阶段，推动艺术不断进行

演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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